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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认识很久了，久到我觉得我们可以足够坦诚，不必再
说任何恭维的漂亮话。这些年，作为你的编辑，因为和你朝夕
相处，已经平淡到忘记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你的身上有了我的
名字；也因为朝夕相处，曾经对你的心动和雀跃早已荡然
无存。
  认识你的时候，我尚青春年少，犯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错。
但借由你和周围很多人的宽容，我才得以成长。一次团建出
行，去途，值班主任知道我负责的版面出了问题，那一天他一
直在忙着处理这件事，而直到归程才得知消息的我却玩得特别
开心；总编说，我和他的女儿一般年纪，年轻人难免会犯错
误，谨记不再犯就行了……
  你不知道，这些温暖，温暖了我多少年。
  我也开始思考我的意义、我之于你的意义以及我们共同的
意义。说实话，有段时间很挫败，我总是想做有价值的事，却
在某些瞬间找不到轰轰烈烈的使命。
  在我心里，你一直臻于神圣和庄严，容不得任何形式的不
真诚。我总想为你做点什么，或者我们一起记录点什么。后
来，陆续有读者说，我的文字温暖有力量，我的版面是我的初
心，我终于明白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出伟大的事情，但我们可以
带着伟大的爱做一些小事情。又记起那个在海
边 捡 鱼 的 男 孩 ， 他 说“这 条 小 鱼 在
乎”。是的，一位读者在乎，两位读
者在乎……
  原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么有意
义的事——— 我们让更多不被注意
的群体被看见，唤起人们更多
的善意和共情；我们试图进入
灵魂的暗夜，让在黑暗中挣
扎的人觉得自己不孤独；我
们唤起改变世界的勇气，我
们真的有在努力把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
  怎么说呢，这些年，很多
人离开你，很多人奔向你，而
我一直在原地。你在悠悠初夏迎
来了10 0 0 0期。你的第一万次新
生，我希望将你装扮得越来越年轻，
一起创造更多属于我们的意义。有一句
歌词特别煽情，叫“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
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嗯，听起来确实蛮
煽情的，但这是我对你的10001次告白。

  2020年11月26日，投送完《潍莱高铁正式开通 昌邑迈入
“高铁时代”》一稿，我在潍坊晚报的记者生涯正式画上了句
号。别离时，心里五味杂陈，有对未知旅程的担忧，有对并肩
战斗的“战友”的感激，也有对这段激情满怀的时光的不舍。
  十一年前，刚迈出校门不久的我正为找一份“稳定”工作
发愁时，看到了潍坊日报社的招聘启事。通过笔试、面试、体
检，我顺利成为了其中一员，被安排到潍坊晚报担任记者。在
很多人的印象里，能干记者这行的肯定都是充满自信、口若悬
河的“社牛”，而我却是“深度社恐患者”一枚：外出找不到
目的地也张不开嘴向陌生人问路；恰巧与领导同乘一部电梯，
则会尴尬到用脚趾抠出“三室一厅”……
  然而，记者这个职业每天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作
为一名观察者、倾听者、思考者、发声者，首先要具备的就是
沟通能力。记者“社恐”，就如医生晕血、飞行员恐高一般，工作无
法开展。于我而言，《潍坊晚报》像是一个推手，给了我这个
“社恐分子”不得不往前走的决心。
  “反正怎么也逃不掉，不如早点采访早点结束。”抱着这
样的心态，我迈出了第一步。时隔多年，我仍记得第一次面对
受访者时的局促，说话磕磕巴巴，思路更无从谈起。渐渐地，

我摸索出了一个规律：面对陌生的采访对象和未知
领域时，如果在采访前提前做好背景调查、

列好采访提纲，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
丸”，采访时也就没那么慌张了。

  后来的我，跟踪调查过倾倒建
筑垃圾的大货车，与步班邮递员
一起爬上过青州杨集庵，坐过
“高铁环游齐鲁”体验列车环
游山东，也跟随法医去麦地里
挖过尸体。行色匆匆、步履不
停，一个夏天的暴晒用春秋冬
三个季节去捂白，循环往复。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已经
能够在采访与社交两种情境间自

由切换，即便在陌生的饭局上还
是张不开口，却开始喜欢带着问题

与受访者交流求证与分享过程。
  何其有幸，能成为一名记者。虽然

工作岗位调整，我仍感激能与《潍坊晚报》
同行，“社恐”依然没有“痊愈”，但我已有了

挑战自我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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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风华 潍坊晚报编辑

我们的意义

周晓晴 潍坊日报社融媒体中心编辑

是记者也是“社恐”

刘晓梅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关注民生赢得信任

              郭超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豁出去”无所畏惧

  1998年，我入职潍坊晚报
走上记者岗位。25年来，报道
的多是社会民生的大事小情，
得到不少读者的信任，我也非
常骄傲和自豪。而至今让我记忆
犹新且格外激动的一件事，就是13
年前的上海世博会采访报道。
  上海世博会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
日举行，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我
有幸前往采访报道，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了此次世博会的
辉煌。
  4月30日一大早，我来到世博会媒体注册中心，向工作人员
提交记者证和身份证后，顺利地领到世博会媒体记者证。5月1
日，上海世博会开幕，我早上6时多来到世博园，在专设的媒体
记者通道排队2个小时后，我凭证进入世博园区。高温下，园内
随处是遮阳伞并开启喷雾式降温系统，各展馆附近都配备直饮
水处……上海世博会组织者人性化服务让人感动。丹麦馆内有
100辆自行车，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骑自行车上下坡的乐趣，体验
丹麦的环保城市生活；德国馆不仅体现了现代化、高科技的一
面，并且引导人们保护水域……我体验到了一些欧美国家自
然、环保的理念。
  当年，《潍坊晚报》专门开设“本报记者直击世博”的版
面，全面报道上海世博会上的精彩一幕幕。采访时我往返于多
个场馆，每天步行十多公里，写稿至深夜甚至到凌晨。此次上
海世博会的报道，共发表了《山东馆里潍坊味十足》《墨西哥
馆里的风筝会唱歌》《拯救因污染而死去的地球》《潍坊风筝
飞进上海学堂》等十多个版的报道，让读者从各个角度领略到
了上海世博会的风采。
  虽然采访非常辛苦，但我乐在其中，得到了磨练，获得了
提高，感受到了上海世博会向全世界展现的中国魅力。

　　2021年7月，灼热的骄阳炙
烤着潍坊大地。《潍坊晚报》为
致敬户外劳动者，推出“高温下

的潍坊”系列报道，我和同事“兵
分多路”，将镜头对准了这座城市

的守护者。“渤海之眼”摩天轮维修
工人孙其林，成了我的采访对象之一。

　　“渤海之眼”摩天轮作为潍坊市的地标
式建筑，总高度达145米，对于从小就恐高的我来说，

成了采访工作中遇到的第一块“硬骨头”。到达现场后，工作
人员出于对我的担心，建议我在地面拍拍照片就行了。“最精
彩的照片和工作细节往往在最危险的地方，来都来了，再难也要
上……”这一想法给了我勇气，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尽
管我在心中默念了很多次“不害怕”，也尽量不让在场的维修
工人看出我的紧张，但戴上安全帽、安全带和手套，真正跟着
孙其林他们攀爬的时候，双腿的无力感和心跳的加速，还是让
我直冒冷汗。
　　通往摩天轮首先要经过一段5米高的垂直爬梯，维修工人
几秒钟爬上去了，而我却整整用了五分钟。我与大家在摩天轮
扶梯处会合，稍作调整后，孙其林正式开始了他的检修工作。
跟在孙其林后面，我看到他对编制网格中的每一个线缆线头、
每一颗螺丝都检查得十分仔细。为了拍摄孙其林工作中不同角
度的画面，我倚靠在编制网格上，尽量不往底下看。而每次抬
头拍摄，汗水不停地流进眼睛，我瞬间了解了维修摩天轮工作
的危险和不易。
  那次采访我拍摄了大量照片，并以《爬到百米高空诊脉“渤
海之眼”》为题，让市民更好地了解了这项职业和这些维修
工人。
  虽然现在我站在自家11楼还会恐高，但我很感谢那次采访
经历，给了我“豁出去”的勇气。这使我在以后的采访工作中，
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变得无所畏惧。


